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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应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创办使得哈
萨克族文学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这是
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的普照，也是我们国
家民族平等的体现。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
梁，翻译是沟通文学的桥梁。哈萨克族作家
可以在《民族文学》发表原创作品，也可以通
过阅读翻译作品了解其他民族乃至世界文
学的发展趋势，读懂其他民族的美丽心灵。

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历史，是由一
场白话文运动揭开序幕的。西方语言学、语
法学体系的植入，确立了汉语的现代语法
体系，古代汉语语法体系也被重新解构与
建构。如今细品，每一位经典作家的经典之
作，在语言上皆有其各自的特色。有从欧美
引入的语言叙述方式，有从东瀛植入的词
汇表述，甚至于后来，一度直接模仿俄苏文
学的翻译语言，当然，还有依然保持中国传

统的散文体语言风格者。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开始呈现成熟的趋势。
文学的影响力和文学作品的张力，从某种
意义上说，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是靠这种语
言的自身特色得以实现的。

新时期以来，西方和世界的文学作品
不断涌入，各种文学思潮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而这一切，适时形成了中国文学
新的复合土壤。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
中文热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于是，
中国文学获得了千载难逢的与世界交流与
对话的历史性契机。庞大的中国作家群体
创作出烟波浩淼的文学汪洋，而在这波涛
之上，承载着千帆竞争的壮丽景象。世界从
只认知中国文化的古老、深邃，视线华丽地
转向今天。莫言正是在这样一个格局中以
他的才华、以他植根的土地给予的文化和

情感积淀、以其敏锐的文学触角吸吮世界
的文学滋养，昂首步入文坛，并一路走来，
最终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坛，也使中
国文坛的历史焦虑感终于释然。

在中国文学创作获得世界性殊荣的今
天，我们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文学自身就
是一种差异性表达的艺术形态。比如所反
映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与困
扰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所表
达的是爱与恨、生与死的主题，所歌颂的是
真善美，所鞭挞的是假恶丑。具有这样内涵
的文学作品，相信会引起各国读者的共鸣。

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发展历
程之后，我们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发展机遇
期。在由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历史背
景下，以百年历程为新起点，中国文学和中
国作家应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学是神圣的、跨民族的，更是可以跨越历史的。
它记载着各个民族的灵魂，记载着各个民族不死的精
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
统。每个民族的血液、精神都游动在它的文学里。我们
要坚守文学这块阵地，更要坚守少数民族文学的阵地。

中国北方游牧部族数千年来坚守游牧为主的生存
文明，逐水草而居，与天地自然和谐共生。从这里走出
来的作家、诗人、民间艺人，千百年来讴歌着这种具备
古朴生态、生命意识的生存方式。他们忠实地描绘着自
己的历史，捍卫着自己的历史和生存文化不被工业化
大潮淹没。当今的混凝土时代，正摧枯拉朽般地吞噬着
人类已不多的生态自然和生存环境，而伴随混凝土时
代诞生的“混凝土文学”，严重侵蚀着游牧部族后人坚
守的“生态意识与生命气象”的写作。

当今的文学，正在日益失去大自然的美丽和神秘
色彩。在我们的作品中，已很难读到海明威的“海”、福
克纳的老人“河”、杰克·伦敦的“荒野”，也很难读到艾

特玛托夫的“草原”、沈从文的柔美湘西山水。我们的文
学，正在失去大自然曾赐予我们的丰富想象力和五彩
斑斓的生命色彩。其实，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
大自然神秘密码——即先天的大自然属性。地处山地，
会有山的气节；地处草原会有草原心性。大自然造就了
依附其身上存在的人类所有群体的各种不同民族习
性。这也是他们身上永远无法消除的大自然烙印。

我们应以此“烙印”为荣，而不是为耻。文学必须突
破当今混凝土森林的全面包围和扼杀，回归大自然的
五彩生命中寻找灵魂。让我们回到老家乡村原野上，倾
听儿时熟悉的蝈蝈鸣叫吧。让我们回到老家小河边，拣
拾那远古的贝壳吧。让我们回到老家土房里，擦拭老奶
奶的眼角泪痕……

只有回归大自然，我们才能重新获得“上帝的视
觉”，才能找到我们的根，才能真正体现出文学的生态
意识与生命气象。

让我们背上行囊上路吧。风和阳光正在前方召唤。

在我看来，哈萨克语言表达能力减弱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用
其他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来表达我们的想法。

“文化差异”是我们在翻译中必须注意的概念。阿拜在翻译
布热伊洛德的作品时将原文的蜻蜓译成了蝗虫。因为俄罗斯人
一般将坐立不安的人称为蜻蜓，而在哈萨克语中我们不能这样
表达。我在翻译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时，汉语中的“透明”就
不能用哈萨克语的“透明”来表达，因为这不符合哈萨克语的语
言习惯。在文学翻译中，我们需要根据作品的语境和文化背景
来选用词语。

我虽然出生在普通的哈萨克族家庭，自小我的周围没有多
少哈萨克民族文化氛围，也远离浓郁的乡土气息。在这样的条
件下我是怎样学习哈萨克语的呢？我以前寄宿在一位表姐家
里，读书的爱好就是她教我的。我在大学学的不是语言也不是
文学。在大学期间，我读完了八一农学院图书馆和自治区图书
馆馆藏的几乎所有的哈萨克文图书。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但不可否认只有书才能打开我们的视野。在读书过程中，我开
始有意识地收集和摘录哈萨克语的生词术语，最终汇编成了

《哈萨克语的词汇宝典》，并沿用至今。
我不建议青年文学翻译者一开始就去翻译鸿篇巨制，而应

该从短小精悍的作品入手。如果译作的文笔不够优美的话就不
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哈萨克语没有书面语与口语之区别，因此，时刻要尊重语
言的传统逻辑关系，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是翻译作品时更应该
注意哈萨克语的逻辑关系。我想对我们的翻译家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一、翻译家应该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第二语言，但更要熟
谙和精通自己的母语，并尽可能地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第二
语言的干扰，以免亵渎母语。二、有些词在另一种语言看来有固
定的含义，但对本民族语言来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是属于这
个民族的特殊含义，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体现出其双重意
义。三、在翻译过程要注意词语的使用范围和词语的层级，不能
只看两种语言间词语意义的对应表达。四、注意词语的搭配，在
翻译中不能只根据第二种语言的词语搭配来乱造词组。五、注
意语言的文化差异。 （努尔巴汗 译）

去年，《民族文学》哈萨克
文版的首发式在乌鲁木齐举
办。那次首发式除了给我们带
来无比的喜悦之外，更给我们
带来了太多的期待。因为我们
坚信，《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
的发行，将给新疆的哈萨克语
系读者带来一片新的世界，给
我们的作家带来更多的学习、
借鉴兄弟民族文学的机会，给
我们的翻译家朋友提供一个
展示自己的新的平台。经过一
年的运行，我们确实已经看到
这一期待已经逐步变为现实。
一批兄弟民族文学作品和哈
萨克语原创作品在刊物上发
表，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
响。今年，我多次到基层，听到
了大家对这个刊物的肯定。为
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作
协、感谢民族文学杂志社。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
虽然刊物在北京，但却是真正
面对基层、面对新疆的一份刊
物。这是中国作协繁荣发展少
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举措，是做
好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文
化民生工作的一个具体体现。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的很
多译者、部分作者及读者在新
疆，所以办好这个刊物，不仅
是中国作协及民族文学杂志
社的事情，也是新疆作家、翻
译家和文学工作者自己的事
情。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配
合民族文学杂志社做好各项
工作，不仅在订阅、翻译方面
要做好配合，更要在宣传推广

上做好配合。
办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我们确实有

很好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翻译队伍年龄结构合
理、数量稳定，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和社会责
任感。他们曾经为繁荣发展我国多民族文学事
业、增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
了突出的贡献。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新疆各级党
委政府也十分重视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发展，出
台了相应的政策扶持民族文学创作，这极大地
鼓舞了作家、翻译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为了《民族文学》哈文版质量的不断提高，
我们该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应该多做
实事，从点点滴滴做起，为《民族文学》哈文版的
发展努力。每一部作品都需要我们作家和翻译
家能够坐得住，写好每一个字，不出差错。将每
一句翻译用心来做，一砖一瓦地砌起文学的堡
垒。我们应该汇聚大家的智慧，学习前人的经
验。《民族文学》哈文版的发展，中国哈萨克族文
学的发展需要我们的责任心，我们要用负责的
态度去面对文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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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杂志这个平台，让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可以获
得肯定与支持。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难道说哈萨克族中就
没有优秀的、新鲜的、年轻的青年作家吗？很肯定地回答，我们
有。但是事实上，我们却因很多原因造成青年作家不能及时地
得到肯定。我相信这一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民族文学》积极扶持青年作家，接纳、推荐他们的作品，为这些
青年作家的文学素养的迅速提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当今，哈萨克族文学出现了“现代派”与“传统派”之争。事
实上，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民族才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民
族，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冷静、客观地
对待。传统的、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
必须的。哈萨克文学需要他们，他们是哈萨克文学的财富。而对
于“现代派”，我们也是不能反对的，他们的存在是时代的需要。
如果没有创新与探索，那么文学将会停滞不前。与其他民族相

比较，哈萨克族年轻诗人所创作的作品，我们翻译与出版得太
少，关心得还不够。

文学作品的思想与形式问题，对于年轻的作家来说是重中
之重，是值得关注的。我们常说文学的形式是为文学的内容服
务的，至少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当他形
成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时，他也将养成自己特定的写作形式。
例如，哈萨克族诗人阿拜，他在创作过程中，为将其思想表现得
淋漓尽致，不断探索与创新，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写作形式。
人们常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值得敬佩的。阿拜的这种勇气
与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哈萨克文学的审美标准已经形成，这一标准也会不断地变
化发展。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华丽的外表，在意的应该是卸下
华丽之后的真实。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语言的文学性，更要
关注这些语言所表达的思想。

近日，在《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创刊一周
年之际，“《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作家翻译家改
稿班”在新疆阿勒泰市举办。60多位作家翻译家
围绕办好《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提高创作和
翻译水平、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将更多优秀作品
奉献给时代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说，目前国家
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有一系列的支持措施，相
应的，中国作协一直以来也对少数民族文学给
予了特别的高度重视，从各个层次、各个环节为
民族作家的创作提供帮助和支持。希望哈萨克
族作家积极与中国作协保持联系，利用中国作
协所提供的广阔平台来提升自己的创作，通过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推动哈萨克文学的繁
荣，促进母语作家和翻译家队伍的发展壮大。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蒋
子龙说，中国作协创办了《民族文学》6个不同文
字的版本，这是对中国文坛、对中国文化作出的
特殊贡献。哈萨克文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就已经引起了全国瞩目。哈萨克民族幽默
而精妙的民间文化能给作家的创作提供独特的
营养。相信在《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搭建的平
台上将会出现更多优秀作家，出现让世界文学
瞩目的大作家。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说，《民族文学》哈萨
克文版是一座“金桥”。我们要搭建起哈萨克族
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的桥梁，让哈萨克族母语
读者感受和学习到灿烂的多民族文化，促进各
民族的和谐团结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哈
萨克斯坦访问期间，还引用了著名哈萨克诗人
阿拜·库南巴耶夫的诗句：“世界有如海洋，时代

有如劲风，前浪如兄长，后浪是兄弟”。希望通过
一次次的交流和培训，形成“后浪推前浪”的创
作力量，推动多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阿勒泰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热孜别克·哈
木扎说，阿勒泰地委、行署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
发展。《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
班在阿勒泰举行，充分体现了中国作协对阿勒
泰的信任、关心和支持。这架起了沟通交流的桥
梁，必将推动阿勒泰地区文艺事业的发展。

广西文学院院长冯艺表达了对哈萨克族同
胞怀有的特殊感情。他说，“文革”期间他曾在阿
勒泰生活。参加这次改稿班活动，是他阔别这片
土地4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这里，感觉像回到了
久别的故乡。文学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取暖。希
望各民族的作家之间有更多的交流。谈到散文
创作，冯艺认为，想写出好的散文就要在非虚构
的前提下具备三个要素：情、知、文。能把这三者
融为一体就能写出出色的散文作品。

满族作家巴音博罗说，自己从上世纪 80年
代末开始诗歌创作，后来也写散文和小说，最初
写了很多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作品。这些民族
素材都是通过采风得来的。这样的创作路子越
写越难以继续，因为他发现满族人的生活跟汉
族其实没有多少区别。于是这些年他将目光转
移到了更大范围的汉文化语境的写作，作品缺

少鲜明的民族特色。他发自内心羡慕新疆的作
家能够用母语创作，而且生活中也保持着独特
的民族文化。

在《芳草》副主编李鲁平看来，少数民族作
家对汉语的使用更加纯粹，更具文学性，散发着
语言的美感。他们的语言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
化。这些价值观、宇宙观支撑着人的生活与民族
的发展，彰显一个民族独有的特质与身份，这样
的书写具有特殊意义。在现代的多元文化背景
下，少数民族作家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讲述本民
族的故事，如何兼顾坚守与创新，值得关注。

《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说，《民族文学》这
几年举办了很多笔会和改稿班，一个杂志能够
静下心来做这种庞大而细致的工作，非常难得。
这本刊物不仅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也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真诚希望作家们
能积极配合《民族文学》，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文联主席刘艾平说，新
疆这块美丽辽阔的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文化，必然孕育出许多厚重的作品。呼伦贝尔
与阿勒泰游牧民族在文化理念上，有很多方面
都是相通的。希望各游牧民族在文学中一起交
流碰撞，创造出更多充满文化活力的作品。

哈萨克族作家、翻译家巴拉番·热巴吐谈
到，《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虽然发行量还不算

大，但对各民族之间加深了解、拉近距离，巩固
民族团结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要珍惜
眼前的成果，明确目标，促成精品，同众多作家、
翻译家一道，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民族出版社总编辑助理木耐说，每一个民
族的生活方式、语言表述方式各不相同，在翻译
过程中要保留原作的民族特色。文学翻译既要
求译者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又要求译者对兄
弟民族的文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把
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原汁原味地翻译出来。

阿勒泰地区政协原副秘书长哈布德什·加
那布尔说，文化竞争是当前最重要的竞争，而参
与竞争，需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民族
文学》哈萨克文版承担的就是这样一项任务。

《阿勒泰春光》编辑部主任波拉提·哈再孜
说，《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得到广大哈萨克族
读者的好评，得益于参与翻译工作的优秀翻译
家的付出。年轻的翻译家应该提高自身翻译能
力，向老一辈翻译家学习，钻研翻译经验。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家包尔江说，翻
译局哈萨克文室与《民族文学》合作，负责哈萨
克文版的审读工作，两年来极大地提升了哈萨
克文室的翻译业绩。

伊犁人民出版社主任乌兰别克·哈布多林
认为，提高翻译质量首先要强调原著的质量；同

时，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需要不同风格的翻译。
目前，我国哈萨克族优秀的翻译家队伍面临断
代的危机，因此，《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应该积
极培育出自己出色的翻译家队伍。

《伊犁日报》编辑努尔波拉提·阿布都卡德
尔建议刊发一些翻译方面的理论或评论文章。
如果在刊发译稿之后，再刊发与之相关的评论，
客观地指出译稿的优点和缺点，可大大提高翻
译作品的水平。

新疆翻译家欢尼什·俄力牙斯认为，诗歌不
是语词的排序，而是诗人写在纸上的“灵魂”，在
将一个诗人的“灵魂”介绍给另一个民族的时
候，需要翻译家进行再创作。主题鲜明、语言朴
实的诗歌可以根据原文直接翻译，而思想丰富
的诗人的诗作，则需要译者具有与其同等水平
的文学修养才能翻译。

新疆文联 《木拉》 杂志编辑加纳尔·努尔
索勒认为，不管是从哪种语言翻译而来的作
品，绝对不能忘记读者群体是哈萨克人，要让
读者感觉不到翻译后的文本是译著。不管文中
所描述的主人公是哪个民族，都要让读者感觉
原文就是用哈萨克语写出来的，这就是高标准
的翻译。

新疆作家胡马尔别克·朱安汗说，新的时代
对文学的要求、读者对文学的选择水准都提高
了。我们应当以现代化的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
身素质。作家需要科学地处理写什么、如何写等
实际问题，通过寻找新鲜的话题和新的形式来
切实地发挥创新精神。另一方面，还要开阔思想
境界，走出狭隘的民族思维惯性。

（米娜尔）

搭建哈萨克族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的金桥
《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综述

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意识
□郭雪波（蒙古族）

在翻译中要注意文化差异
□卡克西·海尔江（哈萨克族）

要关注形式，更要关注思想
□哈志别克·阿依达尔汗（哈萨克族）

·专 论·

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以来，我得到了很
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的思想境界和思维
能力得到了提升，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

在翻译次仁罗布短篇小说《放生羊》的
过程中，我翻阅了很多藏族文艺作品和资
料。那时我才觉得自己对藏族的了解甚少，
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了解也太少。翻译
工作时刻激励着我去阅读兄弟民族的优秀

作品，去感受他们的民族特性。
翻译锤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鼓舞

我把原文中的思想感情和含蓄之美挖掘出
来，给了我表现母语神奇魅力的机会，也勉
励我努力地去学习别的语言，努力创造通
俗易懂、与原文如出一辙的译作。

在我看来，因贪图翻译速度而主观臆
断作者的思想和言语表达，或者肆意地画

蛇添足都是对自己所钟爱的工作的背叛。
埋头于翻译工作的人们应当将这些要点牢
记在心：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个性色彩，
充分转达思想，不让原文在翻译中贬值等。

要成为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应当在
心理和专业知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
要精通语言，还必须拥有让你“下笔如有
神”的词汇量。

半生不熟的翻译作品往往让读者感到
不悦，在他们心中留下阴影。相反，让自己
和读者都能心满意足的翻译作品，将会变
成永不腐朽的记忆。因为，优秀的翻译作品
永远都不会贬值。 （江力汗 译）

优秀的翻译作品不会贬值
□哈迪拉·努尔哈里（哈萨克族）

当下熟悉汉语和哈萨克语的翻译者很多，
但真正优秀的翻译家却不是很多。

好的翻译应达到信、达、雅的水平，达到这
样的水平就要求译者有充足的词汇量，并能灵
活运用，更重要的是翻译者需要一定的文学修
养。没有文学修养的翻译者，无论再怎么灵活地
使用词汇，都无法在译文中完好地表现一篇作
品的艺术特质。因此，译作需要在忠实原文的基
础上，努力提高其文学性，将原文翻译成优秀的
翻译作品。

目前，在哈萨克标准语中，很多传统的语词
被当作陈词，不再使用。但如果我们阅读翻译家
卡克西·海尔江最近在《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
上发表的译作《透明的红萝卜》，就会发现其译
作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些古老的词汇。在哈萨克
语中这些词都有近义词，但译者为了能够更好
地贴近原作，更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审美风格，体
现出原作中相关词语的多重含义，灵活地运用
了这些古老词汇。也就是说，译者使用的词语不
是来自日常用语，也不是对原作中每一个词汇进行“对应翻译”，而
是在保证译文审美价值的条件下进行全新的创造。

同样是在卡克西·海尔江翻译的《咳嗽天鹅》里，原作品里有
“咳嗽天鹅”和“咳声天鹅”这样容易在发音上产生混淆的词。每一
个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咳嗽天鹅”和“咳声天鹅”两个词在
作品中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而译者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的细节，在
译文中运用与“咳嗽”、“咳声”两个词对应的哈萨克词语。译文里的
这两个词发音相近，而且与原文相应，一方面准确表达了原文的含
义，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哈萨克族语言艺术的魅力。

译者为何在这里使用这样的词语？首先是为了恰到好处地翻
译的需要，但运用古词古语更重要的是为了启迪年轻一代，促使
他们合理运用词汇，使这些词引申出新的含义，使哈萨克词汇用
法焕然一新。 （米娜尔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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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用母语写作。现在想要以写作取得成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因为很难找到前人完全没有写过的素材。因此，各民族不
同的历史文化应该值得作家们重视。我希望自己能够立足于本民
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歌颂时代潮流中民族的命运和生活的希望，创
作出一些真正能够触动读者内心、引领人们怀着希冀坚韧前行与
描绘人类丰富思想情感的作品。

文学能够让世界上的读者了解自己的民族，为人类文明的进
步加注力量。但是像我这样用哈萨克母语写作的作家面临的问题
也不少。我们所认为的对本民族而言最珍贵、最重要的内容，在中
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还鲜为人知。因此，我对本民族的文化性情
和爱好和平的世界观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还应该关注本民族以
外的广阔世界。

然而，这种诉求在现实中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比如信息比较
闭塞、生存的巨大压力、母语作品读者的减少、年轻一代对传统文
化的遗忘等，都会影响作家们的创作。但是，作家既然踏上了为民
族文化而写作的道路，就必须坚守民族文化的阵地。要超越民族
的界限，摆脱空间的禁锢，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类共同关注的
问题，推动世界文学、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海纳尔 译）

超越民族的界限
□巴哈尔·别尔德别克（哈萨克族）


